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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食品科普作家云无心的文章总

会给有些人!添堵"#追求食品!绝对

安全"没有意义$!有机蔬菜"并不比

普通蔬菜多多少营养$蜂蜜水这种东

西压根就不值得喝$所有的!食物相

克"都是扯淡%%可还是有很多人追

看他的文章&不只是因为他是食品方

面的专家& 还因为他在美国工作&与

国内的专家相比&他有更多理由保持

独立' 可是&他的科普文章仍然常常

陷入争议&!我说的是科学标准&人们

说的是社会问题' "

吃的问题
云无心的科普文章，第一次引发

争议是在 !""#年 $月。当时，一家报
纸发表了他为味精正名的文章《味精
究竟有多“恐怖”》。这篇文章被网友
疯转和痛骂，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味
精有害健康。云无心没想到，自己只
是介绍了些客观的科学常识，却引
起如此轰动，当时还“嫩”的他专门
写了篇博客《哎，我快被骂死了》，以
表达郁闷和无奈：“读懂了文章的人
成了‘小概率事件’了。看来理性真
的是很难，大家都习惯‘你就告诉我
该买哪个吧’。”这是云无心初次通
过大众媒体与更多人见面，此前，他
只是在科学松鼠会的网站上和自己
的博客中写过一些比较通俗的文章
解答网友的提问。

以前，他总觉得自己这些文
章“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味精事
件”让他更加确信，“大众需要的不
是尖端科技而是靠谱常识”。刚刚
感慨完传播“理性”之困难，这一
年的下半年就爆发了“三鹿奶粉事
件”，这不但重创中国奶业，也重创
了人们对食品的信心。“三鹿奶粉事
件”也引发了云无心的关注，他写了

一篇科普文章介绍三聚氰胺的属
性、为什么会进入奶粉、“我们的孩
子吃什么”等。这些文章在国内大受
欢迎。

作为“初出茅庐”的科普作家，云
无心逐渐与国内媒体建立了广泛联
系。几年内，云无心在业余时间写文
章，接受“求证”采访，一连出了三本
《吃的真相》，成了国内最受欢迎的食
品科普作者之一。

还有什么是能吃的？
%&'" 年代，“云无心”出生在四

川雅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个时
代，食品问题不是安全不安全，而
是有没有。在清华大学，云无心
本科读的是化学工程，硕士是生
物化学，在美国攻读食品工程博
士时，他做的项目是基础研究，与
食物没有直接关系。直到博士后期
间，云无心研究的项目经费来自食
品公司的赞助，后来又进入食品
公司工作，“才真正开始接触美国
的食品行业。”

和国人对“()天速成鸡”这样的
“食品工业化生产”的恐慌正好相
反，经历过食物匮乏时代的云无心
感受最深的是：原来食物可以用如
此工业化的方式经济实惠地生产出
来。对于食品工业化生产，他习惯
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在国内的时
候，习惯了说什么食物好，就要给
它安上各种神效，说它不好，就把
它说得跟毒药一样。到了国外，发
现他们就是把食物当作食物，提供
人们所需的营养，卫生、方便、好
吃，仅此而已。”

“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云无心
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他逐渐形
成了针对新闻热点撰写“科普”文章

的习惯。“我坚守的原则就是，只采
用来源可靠的资料，资料是什么就
写什么，不会为了‘自己的观点’而
去寻找或者组织资料，只是把事件
中涉及的科学背景解释清楚而已。”
尽管如此，在信息的汪洋中，云无心
的观点仍然显得“另类”，特别是当
他的观点不符合大众的“心理预
期”，或“在客观上对政府部门和企
业有利”时。

!"%!年下半年，国内爆出“药
鸡”事件，“()天长 )斤肉，一只鸡至
少吃 %# 种抗生素”的标题触目惊
心，“到底还有什么是能吃的”的质
问又“哀鸿遍野”。一上微博，云无心
就被大量 *包围。云无心反对养殖
业滥用抗生素、激素，并指出滥用源
自“中国食品规模小、监管困难”。但
速成鸡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安全。此
言一出，立刻遭到一些网友“拍砖”：
“为速成鸡辟谣的‘砖家叫兽’，请问
速成鸡你自己是不是都不吃呀，收
了资本家钱，来这里坑害群众。”

每次回国，云无心都少不了被亲
戚朋友问及对最近热门食品安全事
件的看法。云无心照例用自己的“科
学思维”解释一番，却总有人不相信
他。他讲食品添加剂是允许使用的，
只要在规定范围内不过量就不会危
及健康，他们会问那为什么还会有
毒奶粉和地沟油。他说大超市和大
品牌的食品可以吃，没到什么都不能
吃的程度，他们会问你是在美国，要
是在国内你怕不怕？“我说的是科学
标准，人们说的是社会问题。”对于这
种“说不通”的尴尬，云无心也很理
解，“一方面，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认识
还有很多情绪化的东西，已经对主管
部门失去信任的人们。另外，国内还
没有像美国 +,-或欧洲食品安全局

那样的专门机构和公众进行风险交
流，公众得不到权威信息，就宁可信
其有。”政府、科学界和公众之间长期
隔阂，导致食品安全事件后，本身并
没有错的“添加剂”和“速成鸡”就成
了“替罪羊”。

在国内饭店吃饭时，云无心也
没什么刻意讲究，看起来干净卫生
即可，女儿也喝的是一般的牛奶。

相信什么？
在国内，越来越多人在食品安

全上，比云无心这个“食品工程学博
士”还“讲究”。

云无心每天一觉醒来，微博上
就有一大堆“求辟谣”的。有些谣言
实在让他哭笑不得，有说纯净水等
日常食品有毒的，有在“是中国人就
一定要看”的耸动标题下揭露“转基
因内幕”的，有夸大某种食物神奇功
效的……“网络媒体使得信息的传
播速度前所未有。这种方式传播的
信息很多时候是扭曲的，但是这种
扭曲的信息符合人们‘更容易接受
负面信息’的心理。”辟谣比造谣还
难！为了引发人的关注，进而愿意去
了解真正的科普内容，云无心选择
了“以毒攻毒”的“吐槽”模式，反话
正说，或故意自嘲，有时候反倒比
正儿八经的“说教”要有效。对于
求辟谣的“伸手党”们，云无心会
尽量解答一下，尽管同样的问题他
已经重复过很多次。“国内愿意或者
敢于站出来说话的科学工作者还是
太少了。说了不利于晋升，还可能会
被拍砖。”“问题胶囊”曝光后，说“服
用少量不会中毒”的专家被骂死了，
其实他只是按照科学的规范在解
释，但公众不能理解。另一方面，
云无心也理解，为什么国人会对科

学的解释也持排斥态度。在美国，
科研机构会要求研究者做研究的同
时考虑到如何向大众传播，规定他
们的社会责任。而国内的科研工作
者则只需要“对经费机构负责，发表
文章”就可以了。

因为是在美国工作，且未在国
内任职，云无心被国内很多人奉为
“权威”。对于这种“民间崇拜”，云无
心认为并不合理。“正常的程序应该
是政府机关发布结论，相关研究领
域的专家来做科学方面的解释和说
明，民间科普力量提供尽可能客观
独立和全面的科学信息。”而在我
国，食品安全事件一般都是由媒体
最先曝光，再由意见领袖进行各种
“预测”，到官方再给出说法时，已经
没有人相信了。
“三聚氰胺使中国奶制品行业元

气大伤，也使国人对主管部门的信
任消失殆尽。政府、科学家、大众之
间信息交流的缺失使大众陷入食品
安全必须‘零风险’的误区。”当人们
将希望寄托向外部时，我国台湾地
区塑化剂、新西兰奶粉“双氰胺”、“欧
洲马肉”事件又引发了国人的无奈的
感叹，食品安全，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了吗？

云无心宁愿相信科学，相信现
代食品监管体系。“发泄怒气解决
不了什么问题，有价值的努力依然
还是如何去改进监管体系。塑化剂
事件让台湾地区公众爆发了对其
主管部门的质疑甚至责骂。但是，
平心看来，正是这个挨骂的现代食
品监管体系，在公众和媒体没有可
能发现问题的情况下，发现了问题
的存在，从而在伤害出现之前把它
扼杀。”

摘自 !"#$年第 $期!中国周刊"

! ! ! !云无心：科学标准遇见社会问题 ! 张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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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没想到这样快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知道娇鹂有服在身，也不强劝。谁
知，酒过几巡，她竟自己筛了小半盅酒，端到
祖鸿手里，款款道来：“……其他的就不多说
了，单单是丧葬费、乡下落葬两桩大事，没有
你真还办不成。平时没机会，今天，我要把这
句感谢的话说一说———真是太难为你了！”秉
逊颇感意外，金粉挑头说：“今天难
得这样高兴，娘舅大人您是长辈，总
归说两句吧？还有……也总该成全
成全吧？您的话分量重。”秉逊一听，
知道金粉在提醒他提亲的事，可话
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只向他小外甥
笑言：“你嫂子叫你喝，你就喝下
去！”祖鸿说：“当然当然。就是不叫
我喝，我也喝了。”再一看，他袖管里
竟私藏着“小炮仗”，只剩瓶底了。众
人骇笑起来，娇鹂一看却脸色铁青，
劈面夺过了酒盅，锐声说：“你黄疸
病才好了没多久，怎么可以这样贪
嘴？”祖鸿借着微醺，还犟嘴说：“咦，
今天不是高兴么？”娇鹂听了很生
气。金粉不看山水，只附和着众人笑
意，喋喋说着：“……谁说不高兴呢？
你们看，祖鸿头发也吹过了，往上一翘，真当
锃括斯亮！”众人又是哄堂大笑。金粉忽又一
收笑脸，对祖鸿说：“阿姣叫你覅喝，就覅———
有人管总比没人管好呀，对不对？”

秉逊一看娇鹂脸色都变了，忙打圆场说：
“祖鸿，你是有点过分的，这烈性酒怎么能喝？”
娇鹂不接口，神情凄切，哽咽起来，一桌子的人
都很窘。这时，娇鹂仿佛感到自己失态了，忙
说：“没什么，没什么。娘舅、嗯娘、子芬、邻舍各
位，你们喝，你们喝好！今天应该高兴才对呀。”
秉逊说：“对对对，难得这样高兴。”祖鸿未免有
点尴尬，娇鹂替他把酒咕嘟咕嘟喝了。
酒阑人散。金粉收拾定当，似乎还不想

走，娇鹂便陪她唠家常。金粉吸着烟，便打开
话匣，把为何特为陪弟弟出来，和如何向祖鸿
提起他哥哥嘱托的事，一一对娇鹂说了。娇鹂
听了，没有言语。金粉笑言：“说给你听，你肯
定不相信哎！我兄弟刚听说这桩事，急得双脚
跳，一口一个‘根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后来，到他哥哥坟头蹲了半昼夜，一下子就想
通了，什么都肯了！你说怪不怪？”娇鹂没吭

声，只低头绣几针枕套。金粉见她一直没响
动，问：“你究竟怎么想？好歹也说一声呀！”
“要我说啥？看看，还挂着纱呢。”金粉点头赞
成，娇鹂接着说：“这桩事，嗯娘、姑夫不是头
一回说了。听你们说还是祖堃的意思，娘舅也
赞同的。可既然是祖堃的意思，为什么他自己
不跟我讲，要你们说？到现在，既然你们大家

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有什么话好讲？
讲了又有什么意思？”
金粉听不懂了，忙问：“你这算是

同意，还是不同意？我倒弄糊涂了！”娇
鹂汪着大颗的泪珠子说：“同意怎样？
不同意又怎样？反正，我寡妇一个，刚
满三十岁，路还很长远，只要能把小人
拖大，只要骨肉不离散，只要小人覅被
别人家看不起，一切我都认了……”说
罢，赶紧又补了一句：“本来这桩事我
不讲的，既然嗯娘你这样热心肠，才同
你透个底。当然，那是以后的事———现
在不是时候。坦白讲，我现在满脑子都
是祖堃，你叫我怎么办？你们的好心我
晓得，可也得为我想一想呀！”金粉附
和说：“谁说不是？这种事急不得哎。可
你总不能让祖鸿眼巴巴一直等吧？”娇

鹂说：“我自会同他讲的。辛苦你了，早点去休
息吧。娘舅还等你过去。”没想到，这样快就大
功告成，金粉便见好就收。 三刻钟之后，在
七层楼家里，面朝波光粼粼的苏州河，秉逊吸
着烟斗，听了金粉的絮叨，默然不做声。半晌，
咕噜一声：“也只能这样了，只是难为了她。”

此刻，在大厦工房里，等金粉一走，娇鹂
悲从中来，捂住半张脸嚎啕大哭。想想又哭，
哭哭又想，哭完顿觉爽快多了，终于平静下
来。她一面绣着蔷薇花，一面满脑子却跑起了
无轨电车。祖鸿不同阶段的一张张面孔闪过，
推也推不开。想起他骑脚踏车追电车的滑稽
样子，忍不住又想笑。心咚咚直跳，大约是米
酒后劲上来了。不经意间抬头一看，亡夫的遗
像还挂在墙上，她不由大吃一惊，陷入深深的
自责、内疚，可无轨电车还在开……她气恼起
来，爬到小阁楼上，四个孩子睡得横七竖八，
勉强才躺下。她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直
到天亮前才迷迷糊糊睡过去。梦里，霓虹灯遽
尔闪烁，朦胧而又清晰。

明起连载!星星湾"

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 ! ! ! ! ! #'&供者却奇怪地失去了联系

陆院士个头不高，戴一副金丝边无框眼
镜，不多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去，亮出一个宽
阔智慧的大脑门。“听说你是作家？”我忙对他
拱拱手：“惭愧得很，只写过一点东西。”吴主
任在一旁说：“他们也是慕名而来。”“是的。”
我忙说，“来到这里，有种像当年国统区青年，
到了解放区的感觉！”陆院士哈哈大笑。“我们
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回去的！”他声音洪亮地
说。尽管这天没能让汪泉请陆院士亲自查看
一番，但有这样的表态，作为患者家属，听了
心里还是够欣慰的。事后转述给汪泉听，她也
满心欢喜，仿佛吃了颗定心丸！
在众多亲友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在北京

的临时住所，很快具备起了家的功能，不仅保
证了汪泉一日三餐符合要求的伙食供应，也
为我们自己营造了一个忙完一天以后能歇息
就餐、躲风避雨的宿营地。

然而汪泉的治疗一开始便困难重重，接
二连三出岔子。这段时间，汪泉身上时而这里
不舒服，时而那里出毛病。三位医生忙得像救
火的消防队员，不停地赶来灭火，消除她身上
各种隐患。直到十月下旬，经过将近两个月的
术前处理，除了血象指标仍旧不好，其他方面
指标均已合格，为移植铺平了道路。最后，吴
彤主任一锤定音，说：“血象不好本来就是
.,/转化来的白血病患者的常见现象，不应
视为做移植的障碍。”
这就是说，汪泉过五关斩六将，现在总算

达到移植要求。从白血病移植手术供者和受
者两方面来说，受者这方面已万事俱备，没承
想，就在这时，供者那方面出了问题。原来一
直保持联系的那位六个位点相合的台湾女
性，道培医院负责检索的小张医生接到台湾
慈济骨髓捐献中心通知，说是突然失去联系。
也许是终止移植，也许是出了什么意外，不得
而知，要我们另找供者，从头再检索。这样汪
泉什么时候能进舱移植，时间可就说不准了。
既然如此，曹医生意思让汪泉先出院，住

到外面去等，有了合适的配型
后，再上医院来住院手术。
那天，我在病房里正照料

汪泉吃午饭，听小张医生说了
这个情况，正在吃饭的汪泉突
然呛了一口，把吃下去的东西

连饭带菜都吐了出来。我慌忙替她捶背，撤下
脏碗，弄得手忙脚乱。但更乱的还是我的心，
仿佛脚下踩着的木板突然间被人抽掉，一下
子跌下深渊。临来前，省医保中心一再关照
过，住院后千万不要轻易出院，一出院就意味
着转院结束，不能再享受医保了。如果还想再
进来治疗，需重新审批，这对身在北京的我们
来说麻烦就大了；其次，住到外面临时住所等
候，卫生条件不像医院有保证，万一汪泉被感
染了，此前为移植所做的一切准备，都前功尽
弃，就更严重了！
然而供者却奇怪地失去了联系。这个打

击，又一次使我们陷入手足无措！负责检索的
小张医生见汪泉和我急得唉声叹气，劝慰我
们：“事到如今，急也没用。我马上再同台湾方
面联系，请慈济务必再做一次努力。万一原来
这位供者仍无音讯，要求为汪泉立即启动新
的配型，每个查体步骤，都按加急进行，我们
愿意多付费。”我说：“那就麻烦小张医生，快
向慈济求助吧，每个步骤都加急，只要抓紧时
间，我们愿意按加急付费！”小张医生前脚走，
吴彤主任后脚就进来了。她听我讲了刚才小
张医生说的情况，也急了。“为了争取时间，让
汪泉快一点移植。”她说，“是不是这样：我们
这里仍与台湾慈济联系着。你们要是有办法，
不妨直接去趟中华骨髓库，请他们帮助查找
一下新的供者。上次我听你们说过，最初他们
帮你们找到过两个位点相合的男性供者。我
们齐头并进，这样时间上也许能节省点！”
回到临时住所，胡乱扒拉了两口饭，便打

电话查询，问来问去，总算问到了市血液中心
地址，在北太平庄北三环中路。我和小妹妹阿
凤带着汪泉 01-血液分型报告，立即乘车赶
过去。到了那里，才知道中华骨髓库已分出去
单独办公，地址在灯市西口干面胡同。这时，
我发现自己得了一种怪病，对乘坐地铁怀有
莫名的恐惧。一进入地铁口，沿着台阶朝下走
去，就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恐惧起来，心脏怦
怦乱跳，不得不逃回到地面上来。


